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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收了多收了10001000元元
□周成芳

我一直在寻找一位叫阿平的客户。前些日子，
他受单位委派去北京出差，在我所在的旅游公司订
了一张机票，金额为 1280 元。他通过银行转账付
款，但我的收款短信提示却是 2280 元，足足多了
1000元。

如今，代理一张机票的利润不足20元，这里白
白多了1000元，简直是飞来横财。可我一点也兴奋
不起来，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尽快联系
本人退回多给的钱。

可要找到他本人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
机票是他们单位办公室订的，只留了个座机号。
我赶紧回拨过去，接电话的女士说阿平是他们下
属单位的职工，不知道他的手机号，只给了我一个
他科室的座机。我随后拨打了她提供的号码，而
工作人员不是说阿平在开会就是在下乡，反正联
系不上本人。

连续两天，我都打了电话，但总也找不到阿
平。我恳请他单位的同事提供一下阿平的手机号，
对方似乎很警惕，反复追问我有什么事。我简单说
明了一下情况，说我必须联系上他本人，把他多给
的钱退还给他。但对方很不配合，反复跟我说阿平
在开会，接电话不方便，然后说他大概什么时候会
在，让我在特定的时间段再打来，随后，“啪”地就将
电话挂断了。挂电话前，我分明听见那人正小声地
和身边的同事说：“现在网络上有种新型骗局，先是
让对方提供账号……”

我有些无语，本想做善事，却被当成了坏人。
也难怪，这年头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商家多是唯利
是图的，谁能相信有人会把含在嘴里的金子再吐出
来呢？

怎么办？这笔钱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据为己有，
一定要想办法找到阿平本人。我想起阿平单位的
一位中层领导，刚好跟我是朋友，我只得采取“曲线
救国”的方式向他求助。我打电话向这位朋友详细
说明了情况，这个领导开玩笑地说我觉悟高，当即
为我提供了阿平的手机号。

我拨通了阿平的电话，为避免他产生同样的误
会，我先大致跟他说明了情况，绝口不提让他提供
账号的事，而是让他先去银行查证一下交易记录。

没多久，阿平回了电话，查明的确是他自己粗
心，多打了一千元过来，他说这段时间一直在下
乡，整天忙得晕头转向，转款的时候不小心整错
了，他说要不是我主动联系他，他可能一直都不会
察觉这事。

随后，按照阿平提供的账号，我很快就将他多
给的1000元转了过去，感觉心里也踏实了许多。阿
平收到转款后发来短信连连道谢，我回复了一句：
这是我应该做的，生意人，当以诚信为本。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把自己的绰号喊得茂盛粗壮
□徐作仁

从一杆叶子烟中，父亲回到地里
把每种植物的名字、眼神和习性
再谙习一遍，把农历某月某日
再狠狠地掐疼一回

泥味粪味和作物拔节分蘖之味
像朋友把父亲包围
用竹棍、鸟语和夕晖支起窝棚
父亲安坐整整一个甲子

把鼎锅里面的黄昏煮得滚沸
把柴火下头的红苕煨得溜火巴
再点两捆艾蒿将窝棚熏一遍
父亲不担心夏夜会遭蚊虫叮咬

枕着山蛙草虫，枕着好心情
枕着苞谷起了劲的长势
父亲用梦话，用土里土气的腔调
把自己的绰号喊得茂盛、粗壮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一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家的老屋是用山上石块砌成

的楼房，背倚山坡，前接竹林，左右都是坟地。那些坟
地的草丛里，萤火虫与蛇鼠共存，夏夜里，它们在月光
下演绎着生命的交响乐。虽然对于这杂草丛生的坟地
有些畏惧，但萤火虫的迷人光芒总能吸引我忘却恐惧，
只想沉醉于这自然的美景中。

夏夜的风，徐徐吹来，将灼热的楼板一点点地降下
温来。我和弟弟从屋里搬出三条长凳，放在下面支着，
上面放上一张小竹床，躺在上面纳凉。远远地，我看见
萤火虫背着小小的荧光灯，在坟地里的草丛中巡游，一
如天上的繁星，在我眼里忽明忽暗地闪烁跳动，不由得
心生欢喜。我看着星星点点的萤火之光，听着屋内因疲
劳而早早入睡的母亲的鼾声，枕着此起彼伏、抑扬顿挫
的知了声，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睡梦中，我被一个螺旋状的光团追逐，不断奔跑
着。我从梦的世界，跑到了梦之外的世界。直到被母
亲一巴掌拍醒，我才蜷缩着从墙角里站起来。母亲啐
了一口唾沫，在我的额前轻抹了几下，用坚定的怀抱抱
着我说：“没事了，没事了。”为了驱散我的余悸，母亲点
燃了一根竹火把。那些竹竿，是某个闲暇日，母亲特意
从竹林里砍回来的。接着，她用锄头敲裂小竹子，放在
堰塘里浸泡了一段时间后，捞出来洗净、晒干，以备夜
里走家串户时使用。这样处理后的竹竿，非常容易点
燃，烟雾很小，燃烧时间又长，且不怕风。风越大，竹火
把烧得越旺。即便是在雨天，竹火把也不易被浇灭。

弟弟睁开惺忪的睡眼，迷惑地看着母亲，问：“姐姐
怎么了？”

母亲说：“姐姐白天受吓了，做噩梦了。”
那天白天，我和弟弟在楼顶上玩耍，见同村长得五

大三粗的蔡叔拿着两个拳头大小的石头，怒气冲冲地朝
我家跑来。“嘭”的一声，一个石头砸向了大门，接着又听
见厨房里传来哐当的声响，煮猪食的大铁锅被砸开了巨
大一个口子。我从楼上空心砖堆砌的烟窗里，注视着蔡
叔的一举一动，吓得大气不敢出，好害怕他捡起石头，砸
向我和弟弟。他走出地坝时，猛地回头，眼睛
像激光一样，恶狠狠地扫了我一眼，把我吓
得直哆嗦。原来蔡叔和母亲因田地边界
问题起了争执，母亲无奈之下请来村长
出面调解，最终蔡叔被迫退还巴掌大的
一块田地后，心有不甘，遂产生报复心理，
砸坏了我家大门和铁锅。他暴力的举动，
吓坏了我幼小的心灵。

母亲看了看坟地，又看了看
正燃烧着的火把，挥手让我和
弟弟回屋里睡，她随后就来。

母亲站在黑
夜里，沉思了许久，直到

火把燃尽后，她才重重叹了一
口气，回屋里躺下。

第二天，母亲从装粮食的扁
桶里铲了大半撮箕谷子，送去了

蔡叔家。几天后，蔡婶端来一口
大铁锅，赔给了我们。我们两家又

和好如初了。

二
彼时，我家没钱买电视机，我和

弟弟就跑去蔡婶家“蹭看”电视。

蔡婶家在竹林边上，距离我家很近，拐两个弯就到，走
起路来也就两分钟的脚程。那是一条羊肠小路，小路
两边是浅绿深翠的庄稼地。黑夜里，如果没有灯火照
探路况，保不定就踩到了躺在路上乘凉的蛇。

我隐约听见蔡家院子里传来电视剧的主题曲，忙
心急如焚地催促起母亲来：“你赶快点，电视已经开演
了。”母亲劳累了一天，有时吃完晚饭洗涮结束，很想倒
头就睡，但见我兴致盎然的样子，不忍拒绝，只好打起
火把，领着我和弟弟去蔡婶家追剧。母亲举着火把走
在我们中间，一路上一再叮嘱我们：“今天哪个再打瞌
睡，明天就别去看了。”

因为头一天，我们追完剧，已是夜里九点，弟弟瞌
睡来了，把蔡婶家的凉椅当成了自家的床，倒头呼呼大
睡，任凭我们怎样叫唤，他就是不醒。被母亲拍醒后，
弟弟一边哇哇地哭，一边恍恍惚惚地往蔡婶里屋的床
上走去。在一众人的哄笑声中，母亲一把拽住弟弟，哭
笑不得地说：“明天不能让你们来看电视了。”所以，去
之前弟弟一再保证，绝不打瞌睡，要睡也回家睡。母亲
见他信誓旦旦地下了保证，便允了我追剧的请求。

到了蔡婶家，我和弟弟慌忙寻了小凳子坐下，津津
有味地看着电视。母亲熄了火把，也坐在了人群中看
起电视来。蔡叔打趣母亲说：“你还真有闲心，打起火
把陪娃儿看电视。”

母亲笑着回应他：“孩子们爱看，我就陪着，光他俩
来，我又不放心。”

这期间，母亲多次转头看向我和弟弟，见我们兴致
大好，便没有催促我们回家。等一众人姗姗离去，母亲
揉了揉蒙眬的睡眼，发现弟弟又睡着了。这次，她没有
叫醒他，而是将他背了回去。

母亲的影子与黑夜一同沉寂，燃烧的火把摇曳着
脉脉温情。她驮着弟弟，似自言自语地轻声说：“等我
老了，你们会背我吗！”

我爽快地回答：“背，肯定背。”
母亲故意逗我说：“不得往堰塘里背吗？”
我咧嘴笑道：“绝对不会。”
两年后，母亲咬紧牙关省吃俭用地买了一台17英

寸的黑白电视机，我们终于结束了打着火把去别人家
“蹭看”电视的日子。再后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日
益提高，大家进入了电器照明的时代，火把彻底退出了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三
许多年后，我组建了家庭，也成了两个小孩的母

亲。在一次车祸中，先生的左大腿骨折了，经过一年时
间的医治及调理，他的身体渐渐康愈，心理却“残疾”
了。有一段时间，他变得乖戾暴虐、敏感多疑，在我工作
的地方无端闹事，逼迫我辞职在家带孩子。当我做起
了全职宝妈时，他又满口都是责怪我的言语。终于有
一天，我受够了这样的生活，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我
提出了离婚。不等“离婚”二字说完，先生便一巴掌挥
了过来。争执过后，我拿起手机夺门而逃。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天空下着淅沥沥的小雨。
我穿着一件单薄的睡衣，在人影稀疏的马路上狼狈不

堪地奔跑着。这时，母亲打来电话，关切地问我：“最近
你和他还好吧？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到你像小时候一
样，被‘鬼火’追着撵，嘴里不停地喊救命，于是给你打个电
话问候一声。”我哽咽着说我们很好，然后匆匆挂掉电话，
默默地擦拭着脸上的泪水。看着雨中忽明忽暗的手机亮
光，我突然又想起了童年的噩梦，想起了那个站在火把前
叹息的孤立无援的留守妇女。她在一根火把燃烧的时间
里，在四下皆是坟地的黑夜里，又在沉思什么。那一夜，我
举着一支无形的火把，奔跑在风里雨里，陷入了良久的沉
思。想起自己的任性，想起先生的不易，想起了孩子惊恐的
眼神，我忽然觉得自己内心有好几道坎，它们像墙一样把我
堵在中间，我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来，而我只有自责与愧
疚。此时此刻，我突然意识到，母亲为我照亮黑夜的那支火
把，已由实物，变化成了某种精神力量和生活智慧。

当我全身湿淋淋地回到家时，先生已经入睡了。
我没听见鼾声，只看见床头柜上有张纸，上面写着：对不
起，我没想到不让你上班，会让你失去安全感，我知道我该
怎么做了。翌日，先生叫来所有亲友，当着众人的面，给我
赔礼道歉后，他又把家中所有的财产全权托付给了我。

听了先生的话，母亲脸上的表情几度变化，最后复
归平静，只说了一句：“两个人过日子，用暴力解决不了
问题，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糕。凡事有商有量，才能家
和万事兴。”

我听着母亲平和的声音，心中悠悠淌过一条岁月
的河。谁在黑夜里为我点亮了火把？火把的光影随风
摇曳，宛转流年，流年宛转。

（作者系重庆市开州作家协会会员）

火把下的宛转流年火把下的宛转流年
□秋凡


